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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战火燃烧岁月
□ 白如杰

我二哥叫白如林，是临县安业乡白家
庄村人。二哥离开我们已六年了，但二哥
讲述的战火燃烧岁月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
海。

小时候，我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母
都是农民，我们兄弟姐妹九个，全家缺吃
少穿。父亲下地干活时，二哥常跟着父亲
上山捡柴，平时，他还经常到垃圾堆捡兰
炭（煤渣）。那时，每年过年，母亲会给我
们每人做一双粗布鞋，这双鞋要穿一整
年，往往不到年底就烂了。为了减少磨
损，二哥夏天常常不穿鞋干活，衣服也是
补了又补。

我家有一孔土窑洞，宽八尺，长两丈，
八尺宽的小土炕上要睡七八个人。土炕上
只铺一块草席子，全家人只有四尺宽、六尺
长的两块被子，到了冬天的晚上，父亲冷得
睡不着，经常半夜起来烧柴火取暖，等烧到
土炕热点了，家里暖和点了，再睡下。这就
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1944年，年仅 14岁的二哥就参加了革
命，到了三分区晋华纺织厂当了工人。当
时，二哥是厂里年龄最小的，但他虚心好
学，很快就学会了织毛巾、织纱布。纺织厂
织的毛巾、纱布全部是供给前方打仗的战
士们使用。那时，解放区十分困难，因为大
家都盼望早日打走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所以积极性
很高。

参加解放战争
1948 年，榆次、介休很多县城都已解

放。这时工厂关闭，工人全部列了部队。
二哥被分到十八兵团警卫师一团三营，当
了营长的贴身通讯员，保护营长的安全、照
顾营长的生活。1948年，中央下令进军大
西北、大西南，快速解放全中国。当时，二
哥所在部队驻扎在临汾，“八一”建军节过
后，上级命令二哥所在部队开始进发。部
队行军到风陵渡住了一晚，第二天天刚亮
准备渡河。团部警卫排、营部通讯班，全部
上了船，船很平稳，大部队很快到了对岸。
这时，船夫把一根很粗的绳子扔向岸边，岸
边的船夫将绳子的一端拴到地里的木桩
上。突然听到“嘣”地响了一声，绳子断了，
船顺水漂流。秋天的黄河水急浪大，到潼
关又来了个急转弯。船一会儿起来，一会
儿下去，船夫们卖力地划着船，异口同声地
唱着歌：“加油！加油！”

突然，前面看到一千米长的石崖，船万
一撞上，一切就完了。全船的人心都提到
了嗓子眼。船疾速前进，船夫们一声不吭，
尽力划着船向前漂流，船安全地通过石崖
后，水流慢慢地减速，又划了一里多路，船

才靠了岸，二哥及全船人赶紧上了
岸。个个脸色苍白，头面部都是

汗。整个部队总算死里逃
生，脱离了险境。

上岸后，二哥
和战友们步

行 到

了潼关火车站，坐上了直达宝鸡的火车。
那时，大西北已全部解放。部队出发的另
一站是秦岭的剑门关，那里住着马洪奎的
两个骑兵团。部队走了两天，到了山顶剑
门关，在这里，部队与敌军交了火，最后我
军抄小路把敌军包围，将敌军的两个团全
部消灭，部队顺利通过了剑门关，下山后，
到了汉中地区。之后穿过巴山，部队到了
四川省广元市。

到了四川，二哥所在部队三营驻扎在
四川省西充县，一方面剿匪，一方面保护西
充粮站。四川省历来土匪多，那时部分国
民党的残兵败将也当了土匪，因而土匪数
量激增。一到晚上，一两个人就不敢出去，
怕被土匪暗杀，又怕被绑架走了。西充粮
站经常住一个排的兵力保护。有一天晚
上，大约三百多名土匪，把粮站包围了，要
抢粮。解放军人少，土匪人多，部队和土匪
交火起来。二哥和营长正睡着，突然粮站
排长张勇打来电话：“土匪要抢粮，粮站已
被土匪包围。请求派援兵。”营长接到电
话，马上命令一连、二连的连长，急带部队
跑步到粮站增援，二哥跟营长也马上赶往
粮站。营长亲自指挥一连二连的战士们将
土匪包围。粮站内部战士向外打，赶去增
援的两个连的战士往里冲去。二哥紧跟营
长，保护营长安全。战斗大约打了一个多
小时，土匪死的死，伤的伤，剩余一小部分
狼狈逃走了，西充粮站保卫战结束了，部队
战士没有伤亡，粮站保住了。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0 年 ，朝 鲜 战 争 爆 发 。 1951 年 2

月，二哥所在部队在四川省南充县征了新
兵，开赴朝鲜。出国后，二哥所在部队归
志愿军十五军。二哥分到四十四师一八
二 团 一 营 一 连 。 那 年 二 哥 20 岁 ，任 班
长。二哥参加过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
和上甘岭战役。五次战役打完后，十五军
退到后方驻扎在朝鲜铁原县。隔几天，部
队就要去粮站领粮，粮站离二哥所在部队
有二十多里地。因敌机经常轰炸，平时领
粮都是晚上出发。一天，连长说：“今天我
们下午去。”下午五点出发，战友们之间相
隔保持 15 米，头上都戴着用树枝编的帽
子。步行十多里，前面出现了一条河。走
到前面的战士快到桥头时，突然听到远方
有飞机的声音，就原地不动，隐蔽起来。
这时，从南面飞来了四架飞机。敌机本来
是要炸桥的，无意中发现路边有部队。飞
机在战士们的上空转了几圈后，又是机枪
扫射，又是丢炸弹。战士们快速向山底转
移。二哥爬了几步，抬头一看，一颗炸弹
正从他头顶上空往下掉。二哥赶紧急速
向前爬了几步，炸弹便在他旁边落地了，

“轰”得一声，炸起的土块和石头，把二哥
埋了半个身子，帽子也不知道吹到什么地
方去了。二哥用尽全力从土里爬出来，赶
快往山底转移。炸弹接连在他身边爆炸，
炸起的石头飞到天空后，像下冰雹一样，
不断往下落。突然二哥听到撕心裂肺的
叫声，转头向后一看，有颗西瓜大小的大

碎瓦块，砸到一个战士的大腿上，鲜
血不停地往外冒。敌机炸

了 一 会 ，向

南飞走了。连长马上指挥大家抢救伤员，
战士们用随身带的急救包，帮这名战士包
扎好了伤口，又从树上砍了几根粗枝，把
骨折了的腿固定好，连长派了四个战士，
把伤员送去兵站医院。为了安全起见，部
队没有走大桥，走小路过了河，河水齐腰
深。到粮站领粮后，每个战士背一袋粮，
很快就往回返。行到河边时，天黑得什么
也看不清。战士们一个个手拉着手，渡过
河。回到驻地后，已是晚上 12点了。

1952 年 10 月 14 日 ，上 甘 岭 战 役 打
响。因上甘岭地形险要，是作战要地，我方
和敌方都想要夺取该阵地。

上甘岭战役打响前，二哥所在四十四
师守上甘岭阵地。二哥初到上甘岭时，山
上是树林。经过二十多天的拉锯战，山上
的树木都炸光了，地面的尘土大约有二三
尺厚。

这天早上 6 点左右，敌人大规模向我
军阵地发起进攻。天上是飞机炸，地上是
大炮轰，接着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发起进
攻。敌人向二哥所在阵地进攻了十四次，
都被成功击退。11 月 11 日，东方刚亮，敌
人又向二哥所在阵地进击，进攻十二次，被
击退十二次后，由于二哥所在的四十四师
伤亡太大，就退到了坑道里。就这样，敌人
白天攻占了山顶阵地，我军晚上再夺回来，
形成了拉锯战，二哥一共参加过 5 次对山
顶阵地的战斗。

11 月 19 日晚 12 点半，二哥所在部队
又发起争夺山顶阵地的战斗，阵地上到处
都是尸体。二哥是排长，带着四个战士冲
到山顶和敌人交起火。二哥和战友们用四
条冲锋枪向敌人扫射了一阵后，在战壕的
拐弯处，敌人扔来了五六个手榴弹，正好扔
到了二哥等五人的背后。只听“蹦”“蹦”几
声后，二哥突然感到自己背部、臂部、右下
肢热血不断往外流，鞋内很快流满了血，跟
二哥一起的战友们也受了伤。一起冲锋的
5 人伤了 4 人。他们将各自的急救包拿出
来，互相包扎伤口。过了一会后，刘连长冲
了上来，见二哥他们受了伤，命令他们赶快
躲进半山腰的坑道里。

战 斗 打 到 快 天 亮 时 ，战 士 们 带 的 子
弹、手榴弹都打完了，敌人还在进攻，我军
只好退到各个坑道里，敌人又占领了山顶
阵地。2 天时间里，二哥和坑道里的其他
18名伤员一直在等担架队。到 11月 22日
晚 12 点左右，部队又向山顶发起进攻，一
个叫李华的连长冲上来，进了二哥和其他
伤员们的坑道里对二哥说：“由于战斗打
得激烈，一部分战士补充到了战斗连队，
不能上来接伤员。”二哥他们当时已经几
天没喝水、没吃饭了，于是，二哥和两位轻
伤员商量一起走下去，其他重伤员，等待
救援。

那两位战友是上肢受伤，二哥是左下
肢受伤。部队冲上山顶去时，二哥和两位
战友冲出了洞口。二哥的腿肿得厉害，没
法走路，只能顺着山向下爬。他们来到一
个石崖前，发现左右两边都是敌人的阵
地。当时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石崖有多
高看不清。二哥上肢抓住石头和树根，先
滚了下去。这条沟是敌人的封锁线，敌人
的炮弹不断轰炸，不让我军部队
通过，同行的两个战

友没有逃出来，出发时的三个人现在仅剩
二哥一人，沟里到处是尸体。二哥用尽全
身力气，向我军前沿阵地爬去。当前哨发
现二哥时，马上下来了两名战士，把二哥背
到他们的坑道里。这时天快亮了，战士们
给二哥喂了几口汤面条。第二天晚上，担
架队的同志们把二哥抬着下了山。天快亮
时，二哥在公路边的沟壕里暂时休整，有部
队同志给伤员送来了饭，二哥这才饱吃了
一顿。天黑后，二哥和其他 6 名伤员被抬
到大卡车，在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二哥
被送到兵站医院进行救治。

二哥在兵站医院做了手术，第 4 天晚
上，二哥被送上了回国的火车。 12 月 25
日，二哥回到了祖国长春市第六陆军医院，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月的治疗，二哥被医院
鉴定为七级伤残。出院时，二哥左腿下肢
紧靠足腕关节处还存有一块较大的弹片，
因紧靠足腕关节，医院不建议取，因此，二
哥直至去世，都不能走长路。二哥的上身、
下身的皮肤内到处可见米粒大的小黑点，
那是手榴弹碎粒留下的痕迹，成为二哥入
朝作战的永久印记。

遥想当年的二哥雄赳赳、气昂昂，义
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一头扎进冰天雪
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炸弹经常呼啸
着在身旁炸开，土石经常被炸得四处飞
溅，生命脆弱得就像狂风中摇曳的烛火，
随时都可能熄灭。出院回家后，二哥才 22
岁，从未上过一天学的他被国家保送，先
上了速成中学学文化四年，后到山西省医
科大学学医四年。1961年，二哥被分配到
临县三交人民医院当医生，后被调往临县
人民医院，退休时为临县人民医院的主任
医师。

二哥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英勇战
士，在战场上流过血、流过汗；到地方后，二
哥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平凡
的岗位上，默默奉献；退休后，二哥发挥余
热，还到药店坐诊，为民服务。致敬二哥，
你是我们家的骄傲，你是临县人的骄傲，你
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